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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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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考云南讲武堂

1909年的春节刚过，23岁的朱德便离开了家乡，准备到成都与

同窗好友敬镕会合，一同前往云南。然而，他却没有将此行的真正目

的告诉家中的长辈，因为他知道，如果照实说了，长辈们肯定不会同

意他到成都去的。

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大山深处。

由于家里贫困且人口多，幼儿时代的朱德很

难享受到父母的爱抚。2岁时，他被过继给

没有子女的大伯，成为朱氏家族中的“长房

长孙”。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跟着两个哥

哥走进了塾馆。然而，没过两年，家里再也

供不起三个孩子读书，于是，两个哥哥先后

回家种地。正是由于朱德在家族地位上的变

化，光宗耀祖的祈望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使

他得以继续上学。

在朱德对早年的记忆中，有三个人对他

思想、性格的养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德曾经说过：“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

经验……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困难，

没被困难吓倒……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

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

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的

确，是母亲的善良、淳朴、坚忍、宽容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影响了他，

使他继承了母亲的秉性，用他的一生证明了如何成为一个意志坚强、

青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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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高尚、谦和宽厚的人。

在孩童时见到的老织匠，深深地烙印在朱德的脑海中。那时，

老织匠几乎每年的冬天都来朱家帮助织几天布，他一边织布，一边给

孩子们摆“龙门阵”，讲述太平天国的将士们英勇杀敌的故事。从老

织匠的叙述中，朱德懂得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有田同耕，

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道理；懂得了爱与恨。太平军将

士们不怕官府，不怕地主老财，不惜用自己的性命为穷苦人打天下，

他们都是英雄好汉这些观念在朱德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

朱德9岁时，跟随伯父母迁居大湾，到距大湾六七里的一家私塾

上学。他的老师叫席国珍，字聘三。席先生不仅向学生们传授文化知

识，还经常发表抨击朝廷腐败无能的言论。在朱德的心目中，席先生

是个“对外部世界颇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是具有“周身叛骨、朝气

勃勃的评论家”。

1905年春季，19岁的朱德要去县城参加科举考试了，家里人聚

集到大湾，非常隆重地为他送行。多年来，在席先生的熏陶下，朱德

决心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

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乡，外面的世界对于生活在大山里的他来

说，一切都充满着新鲜与好奇。

县城之行，开阔了朱德的眼界，他开始萌生将来要走出去的想

法。

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回到家中等待着秋季去参加府试。没

想到，考试的日子临近了，却传来了朝廷废除科举的旨谕。

朱德怀着“教育救国”、“强身救国”的理想，先后进入顺庆

县立高等小学堂、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毕业后回到县城

的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体育教员。

教学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当时围绕着如何办学的问题，新学与

旧学的斗争十分激烈。当地的封建顽固势力视新学如洪水猛兽，对教

授体育课更是讽刺打击，造谣污蔑，甚至横加干涉，制造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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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现实打破了朱德的美好愿望，当地封建顽固势力的诋毁

和阻挠，致使朱德愤然辞职，他后来把这一段教学的经历称作是他

“反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真正斗争”。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找到真正

的救国之路？

朱德在离开学校时，写了一首诗送给同事，以表明自己的心

志。诗中写道：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俄战争之后，东北三省已成为俄

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法、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

略；法国为了掠夺云南的矿产资源，加快修筑越南至云南的铁路；英

国也伺机染指云南片马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朱德痛感危亡在即，非

救国不可。而东北和云南比较，他认为来云南更实际一些。恰巧，这

时云南正在筹办陆军讲武堂，他和敬镕一拍即合，决定前往云南昆明

投考讲武堂。

道路艰难，颇费时日。朱德和敬镕从成都乘船，顺岷江南下，

他们无暇观赏沿江两岸的风光景色，只希望能够快一点到达目的地。

船到叙府(今宜宾)，他们离船上岸，渡过长江，进入云南。山间

的小路蜿蜒曲折，有时在茂密的丛林中穿行，如果跟不上行进的队

伍，很容易迷失方向；有时行走在陡直的悬崖峭壁旁，另一侧则是漆

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向下看去，着实令人心惊胆战，望而生畏。一路

上，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有时甚至吃不上饭。这对于第一次出远门

的朱德来说，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

经历了70多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踏进了云南省会——昆明

的城门。

昆明，地处云南省中部、滇池盆地北缘，由于四季气候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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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因此，素有“春城”之称。元朝至元十三年

（1276年）设置县治，后改为中庆路治。明朝以后升至云南省治，成

为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朱德和敬镕在一家客栈里住了下来。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

写一封信，说明自己并不是要到成都读书，而是来云南投考讲武堂

的。他知道，长辈们花费多年的心血培养他，就是希望将来他能做

官、挣钱，光耀门庭，使朱家从苦难的煎熬中摆脱出来。然而，对于

刚刚步入社会的朱德来说，他既不可能重新回到世代务农的家庭中

去，也不愿意沿循席聘三先生走过的路默默地度过一生，他要按照自

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天，敬镕给在昆明的一位成都老乡写了一封信，希望能通

过那位老乡介绍让他们进入讲武堂。因为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

生，外省人若没有当地老住户或有权势人家的担保，是很难进入讲武

堂的。

不久，敬镕的朋友来了，把他俩带到当时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相

当于师) 三十七协(相当于旅)驻防的地方——巫家坝。这里驻扎着一

个主要由川籍人士组成的步兵标(相当于团)，标里的军官已在云南多

年，经他们介绍是可以投考讲武堂的。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

一位川籍军官的介绍下，也参加了考试。两人的成绩都合格，这使他

们万分高兴。可是，等到公布录取名单时，朱德大失所望，榜上没有

他的名字，而敬镕却被录取了。朱德苦思冥想，弄不明白自己到底在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敬镕带着几分不安告诉朱德，他在报名时，把籍

贯改写成云南昭通府大关厅。听了敬镕的话，朱德才弄清个中原委，

他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一次教训，我决定以后也不能那么照实办

事了。”

这时，最使他为难的是，带来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好在客栈的

主人待他不薄，减免了他的食宿费用，但是，这也并非长久之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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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想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以期寻找进入讲武堂的机会。于是，他

再次找到那个川籍军官，要求入伍当兵，他的要求立即得到应允。那

个军官对他说，先当兵也是一个办法，因为讲武堂的招生章程有个规

定，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通过保荐进入讲武堂学习。朱德

在填写入营登记表时，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把籍贯改写成云南省临

安府蒙自县，并且把原来使用的名字“朱建德”改成“朱德”。

当兵的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家境富裕的子弟是不愿意当兵

的，他们不仅鄙视这一职业，而且吃不了那种苦，除非衣食无着，在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这条路，更何况是读书人，决不愿意当一

名大兵。

朱德在兵营中，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还要做许多杂役，尽管

如此，他还是踏踏实实地认真去做。在这里，朱德还结识了三个当兵

的朋友，他猜想这几位朋友可能是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的成员。

结识的这几位朋友，为他后来加入哥老会，开展反清活动提供了便利

条件。

基本训练结束后，朱德因为文化程度高的缘故，升任队（相当

于连）部司书生（即文书）。不久，由于他工作努力，经标统（相当

于团长）罗佩金推荐再次投考讲武堂。这一次考试的结果使他如愿以

偿。1909年12月，他终于跨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

对于几经周折所取得的成功，他感到由衷地喜悦。他后来回忆

说：“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

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如果说，决心远离仪陇家乡，投考云南讲武堂是朱德一生中作

出的重要抉择的话，那么，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

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在这条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1909年9月，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课了。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

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教育生活。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承华圃，东临翠湖，西至钱局街，南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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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化桥，北依西仓坡，占地约七万平方米。这里原是一片沼泽地，明

朝洪武年间，镇守西南的黔国公沐英在此建“西园”，常在泽中饮秣

洗马，又将此地取名“柳营”，意指当年周亚夫屯兵的地方。清初，

吴三桂在这里填湖筑屋，修建王府。其孙吴世璠称帝后，改元“洪

化”，开辟翠湖为御花园。康熙时，将洪化桥一带改为承华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下，面临着被

瓜分的危险。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为

了维持其政权的统治，摆脱内外交困

的局面，在“洋务运动”风潮的推动

下，决定推行“新政”，其中一项重

要的措施就是依照西方强国的方法，

编练新式军队。为了弥补部队中军官

的缺乏，云贵总督沈秉堃和锡良于

1906年数次奏请朝廷，期准创办新型

军事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在这

种情形下应运而生的。1907年，云南

陆军讲武堂开始筹办。讲武堂教职员

中的李根源、方声涛、赵康时、李烈

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

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1909年，这些人陆续回

国，除少部分到新军中充任中级军官外，大部分被分派去筹办讲武

堂。

讲武堂分为甲、乙、丙三个班，又分步、骑、炮、工、辎重五

个兵科，计有学生四百余人。甲、乙两班的学生系选调新军十九镇和

巡防营的中下级军官，丙班学生系招收普通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

甲、乙班学制为一年，丙班为两年半。

讲武堂的学科和术科主要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的模式安排的，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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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繁重，要求严格。学堂规定，丙班学生需先学一年的普通学科和

普通军事学（又称军事学小教程），计有国文、伦理、算术、地理、

历史、外文、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等课程，而后再专门

学习军事学科，如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马学

等。各兵科又学各科的典、范、令；术科学习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

开学之初，有两件事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入校后，他们看到留日的教官们都没有留辫发，于是，不

少学生受了《清议报》上《辫发史》的影响，不约而同地将辫发剪

去。在当时，剪发是叛逆的行为，被视为是对清王朝的造反举动。云

贵总督李经羲得知此事后，甚为恼火，唯恐惊动了朝廷拿他是问。于

是，他打算解散讲武堂。时任学堂监督的李根源（他4月即接任总办

一职）解释说，留有辫发妨碍操练，并没有其他想法。他还力劝李经

羲对此事不必太认真，权作多养一个兵，这样才使讲武堂免于解散。

二是入校后，适值滇越铁路修成通车，通车典礼在昆明车站举

行。典礼当天，李根源把学生们召集起来，慷慨激昂地说道：“法

国把滇越铁路修到昆明，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国家不但修不起铁

路，甚至将国家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我们作为军人，有守土卫国

之责，大家应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此耻

辱。今天学堂放假一天，作为纪念。希望

大家牢牢记住这一天，放假后可到车站去

看看。”李根源说到痛心处，禁不住流下

眼泪。

放假这一天，朱德和同学们来到火车

站，当他们看到滇越铁路（这是指中国云

南省境内昆明至河口的一段铁路，它与越

南境内铁路相接）上耀武扬威的法国人，

看到火车头上插着的法国三色旗，大家都

无法按捺心中的悲愤和耻辱，禁不住痛哭 青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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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回校后，国文课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要求同

学们写一篇作文。1937年，朱德在同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话时

还说道：“当最后一颗道钉钉好后，云南讲武堂的全体人员都去观看

第一列火车进站。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看到火车进站时，一位教官

突然哭泣起来，大家都跟着痛哭起来。”

每天清晨，当嘹亮的号声响彻承华圃上空的时刻，学生们在教

官的带领下，齐聚在大操场上，唱起讲武堂的堂歌：

风云滚滚，

感觉它黄狮一梦醒。

同胞四万万，

互相奋起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

携手从军去。

但凭那团结力，

旋转新乾坤。

哪怕它欧风美雨，

来势颇凶狠。

练成铁臂担重任，

壮哉中国民!

壮哉中国民!

堪叹那世人，

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

二十世纪风潮紧，

欧美人要瓜分。

枕戈待旦，

奔赴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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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卫国，

壮烈牺牲。

要知从军事，

是男儿本分。

鼓起勇气向前进，

壮哉中国民!

壮哉中国民!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六个小时，下操两个小

时，夏天没有暑假，只有星期日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

活，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这时的朱德，自信找到了一条可以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因而

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学习和训练看做是实现救国目标的前

提条件，从而以饱满的热情、刻苦的精神对待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中，他努力掌握

每一个动作要领，从而使他的成绩很快就在全班名列前茅，被列为优

等，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他的同学杨如轩后来回忆说：

当时，法国、日本等国的领事来参观，李根源都指定他和另一同学朱

培德出来示范、指挥。由于操练得非常出色，二人被同学们誉为“模

范二朱”。

有一天，熄灯号已经吹过，李根源照例要去学生宿舍巡视一

番。这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生在日本时就与孙中山、黄兴等人

多有接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出版《云南》杂志，为反对清王朝制

造舆论。云南陆军讲武堂成立后，任讲武堂监督，不久接任总办。他

以“坚忍刻苦”为校训，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

讲武堂的主楼是呈回字形的二层建筑，东西两侧是教室和教官

的办公室、寝室，南北两侧是学生宿舍，内中的空场是小操场。李根

源来到小操场时，发现学生宿舍的一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亮光，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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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楼里查看究竟。正在看书的朱德发现有人走进房间，待要熄灯已

来不及了。他见是李根源，连忙起身向李根源承认自己违犯校规的错

误。一向严格要求学生的李根源为面前这个学生的坦诚所感动，当他

弄清事情原委之后，并没有批评朱德，而只是关照朱德要注意自己的

身体。通过这件事，朱德的名字留在了李根源的脑海中。

第二天，李根源特意来到操场，他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

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的喜欢，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

奖了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

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

的事情。

李根源与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

的同学，深知其性格。于是，他心平气

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

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

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

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

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作追

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从此改

变了对朱德的态度。

1910年7月，朱德被选拔进入特别

班学习。之前，总督李经羲奏请朝廷批

准，将新军十九镇随营学堂的两百名学生并入讲武堂丙班，同时，从

丙班选拔优秀学生一百名，编为特别班，作为讲武堂第三期学生（第

一期为甲班，第二期为乙班）。 

李根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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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入同盟会

朱德进入讲武堂后，就感受到这里充满着浓厚的反清气氛，在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

想束缚。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初，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主张用

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翻封建专制王

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无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给充满封

建陈腐气息的中国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

讲武堂中的军事教官、主任教官，如赵康时、方声涛、罗佩

金、唐继尧等，包括总办李根源，都是同盟会员。他们经常利用讲话

或上课的机会，以各种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抨击清

王朝腐朽卖国的丑恶行径，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激发学生们推翻清

王朝的情绪。

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各种宣传鼓动革命的书报杂志

应运而生，如《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

帜》、《南风报》、《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夏

声》、《洞庭波》、《新世纪》、《云南》等等。这些书报杂志传入

云南，也传入讲武堂，在教官、学生中传播阅读。

朱德对这些书报、杂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通过各种渠道，

想尽办法弄来阅读。他对邹容著的《革命军》一书甚为欣赏，虽然他

在顺庆读书时曾经看过这本书，但是，这时读起来兴味犹浓，有了更

深的体会。当时，这些书报、杂志都是清政府禁止阅读的，云南提学

使（相当于教育厅长）叶尔恺经常派人化装成学员潜入学堂，侦缉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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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刊的人。他曾将革命书刊在讲武堂内传阅的事情密报李经羲，李

随即派人探查此事。

一天，正是学堂放假的日子，学员们有的相约着出去游玩，有

的在整理内务，洗洗衣服。朱德独自在宿舍里翻阅敬镕给他的一本杂

志。突然，敬镕急匆匆地跑进来，神色紧张地告诉他密探来了。朱德

急忙把杂志塞到褥子底下，顺手抄起一本小说看了起来。

“你在看什么书？” 密探佯装关心的样子询问道。

朱德没有回答，把书递了过去。

密探拿过来翻了翻，强笑着说道：“《三国演义》好看，我最

佩服诸葛亮了，他足智多谋。”

“噢，你真是一个好学生，我看你也算是足智多谋。”

“我还差得远，只是……” 密探无言以对，眼睛不停地四下搜

寻，像是要找什么东西。

朱德心里当然明白密探的来意，只顾低头看书，不再理睬他。

密探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地走了。

为了防范叶尔恺的爪牙，朱德在阅读这些书刊时，总是摆上

《三国演义》一类的小说作掩护。

在讲武堂里，学生们受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

明显的反清倾向。他们还组织了众多的团体，经常聚在一起，天南海

北无所不谈，尽管议论的话题范围很广，但主要的议题还是如何推翻

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在班上，朱德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

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杨蓁、曹之骅、卢焘、曾钦

仲、兰馥等。朱德后来回忆说，他在学员里面结交了几个朋友，“有

几个是肯作自我牺牲的爱国者，也有几个是贪官污吏，或反复无常的

军阀”。

朱德在开学之初曾经组织过小团体，后又约集范石生、杨如轩、

唐淮源、李云鹄等人以离讲武堂不远的五华山为名，成立了一个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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